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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論隋唐佛教的特點 

──讀《湯用彤全集》第二卷 

 

許抗生 

北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湯用彤全集》第二卷，集中地收集了湯用彤先生的有關隋唐時期的佛教研究論著。這

些著作主要有《隋唐佛教史稿》一書和〈隋唐佛學之特點〉等論文多篇。《隋唐佛教史稿》

原是湯用彤先生二十年代末至三十年代初的授課講義。先生生前曾多次打算修訂出版，均因

病患未能如願。之後有湯一介先生於七十年代末加以整理修訂而後出版的。〈隋唐佛學之特

點〉一文，是先生於一九四四年在西南聯大的一次演講稿，發表在當時的《圖書月刊》第三

卷第三十四期上。至於，如〈論中國佛教無「十宗」〉、〈中國佛教宗派問題補論〉兩文，

則是先生於病中，在一九六一年和一九六三年前後寫就的。書中還有一些論文，也大多與隋

唐佛學有關。總之，《湯用彤全集》第二卷，集中反映了湯用彤先生生前有關隋唐佛教的研

究成果，同時也是我們當今研究隋唐佛教的重要參考論著，是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的。 

  《隋唐佛教史稿》是一部比較系統全面完整的隋唐佛教發展史的研究著作。全書共分五

章，其五章的布局，正如先生所說：「佛教史之分期，蓋據勢力之盛衰而言。勢力之消長除

士大夫之態度外，亦因帝王之好惡。……宗教與政治社會之關係，固甚重要，因本此旨，述

本期佛教勢力之消長第一。」又「佛教源出異域，傳譯因居首要……。而方隋唐佛法盛時，

翻譯不但廣博完善，且有華人主持。隋之彥宗、唐之玄奘、義淨是矣。斯亦本期之特色，爰

述傳譯之情形第二」。再者，「中國佛教，雖根源譯典，而義理發揮，在於本土撰述。註疏、

論著，表現我國僧人對於佛理之契合，各有主張，遂成支派。……故分為註疏、論著、纂集、

史地編著、目錄五項，述本期佛教撰述第三」。更因「隋唐佛教，承漢魏以來數百年發展之

結果，五花八門，演為宗派。且理解漸精，能融會印度之學說，自立門戶，如天台宗、禪宗、

蓋可謂為純粹中國之佛教也。因分述本期宗派之概略第四」。最後「多因我國僧人冒萬苦入

印，得佛教之真傳，中土亦漸為傳法之中心。高麗、日本遂常來求法，唐時甚盛。由是而述

本期佛法之傳布第五」。[註 1] 由此可見，《隋唐佛教史稿》從隋唐佛教勢力之消長、佛典傳

譯之情形、佛教撰述、佛教之宗派和佛教之向外傳布等五大方面研討了隋唐佛教發展的歷史，

並從這些研究中，注意總結出隋唐佛教不同於以往佛教的重要的時代的特點來。如早在《史

稿》中。湯用彤先生已用大量的佛教史料，論證了隋唐時期所產生的佛教諸宗派，已具有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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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不同於以往南北朝時期佛教學派的思想特點，論證了隋唐佛教已成為了當時世界佛教的中

心，指出其時「高麗、日本遂常來求法，唐時甚盛」，由此佛教在高麗、日本大行；論證了

隋唐時期產生的天台宗，具有了融和南北兩朝佛學的各自不同的特點，指出南朝重談理，北

朝重坐禪，而自天台宗的慧思開始主張「定慧雙開，晝談義理，夜便思擇」，自此「南北禪

宗，罕不承緒」，智者大師更是「破斥南北，禪義均宏，其教行乃南北佛法之結晶，因而樹

立一特殊之教派」；[註 2]論證了隋唐佛教典籍翻譯的特點，指出以往翻譯佛經以外來僧人為

譯主，自隋代開始我國沙門彥宗才華學問一時無雙，實為玄匠，之後更有玄奘、義淨等翻譯

大家的出現，「此事是見隋唐譯事之特質」，華人主持譯經，「斯亦本期之特色」也。對於

這些諸多的特點，湯用彤先生都作了較為詳細的考察。之後，湯先生又在《隋唐佛教史稿》

研究的基礎上，於四十年代抗戰時期在西南聯大作了〈隋唐佛學之特點〉的講演，並高度地

概括了隋唐佛學的四大特點。先生指出：「總括起來說，隋唐佛學有四種特性：一是統一性；

二是國際性；三是自主性或獨立性；四是系統性。若欲知道這四種性質及其演變，便也須知

道佛學在這一時期之前與以後的趨勢」。[註 3]確實如先生所說，隋唐佛教具有了以往漢魏兩

晉南北朝佛教所不曾有過的特點，它是以往佛教演變和發展的產物，同時這些性質也對後來

佛教的發展產生了深遠的影響。那麼這四種性質或特性，應作如何的理解呢？這四種性質之

間的關係又是怎樣呢？下面我們就來看一看湯用彤先生對這四個性質的分析。 

  湯用彤先生雖說沒有對這四個性質之間的關係作過具體的說明，但只要我們認真地閱讀

湯先生的論著，我們就會看到隋唐佛教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它的自主性或獨立性。這自主性和

獨立性最主要的表現就是隋唐佛教創建了既不同於印度佛教，又不同於漢魏兩晉南北朝佛教

（依附於中華原有文化黃老道學和玄學的狀況）的嶄新的佛教諸宗派（或稱教派）。正如先

生所說：「主要的是，這時佛學已不是中國文化的附屬分子，它已能自立門戶，不再仰仗他

力。漢代看佛學不過是九十六種道術之一，佛學在當時所以能夠流行，正因為它的性質近於

道術。到了魏晉，佛學則倚傍著玄學傳播流行……它在當時能夠存在是靠著玄學，它只不過

是玄學的附庸。……迨至隋唐，佛教已不必借皇帝和士大夫的提倡，便能繼續流行。佛教的

組織，自己成為一個體系。」[註 4]隋唐佛教已自立門戶，自成體系，克服了以往的附庸地位，

創建了不同於以往佛教的獨立的具有中國特色（不同於印度）的諸多新宗派，從而使得中國

佛學發展到了鼎盛的時期。而隋唐這些新宗派（天台宗、三論宗、華嚴宗、禪宗、淨土宗等）

之所以能創建，往往又是與以往南、北兩朝佛教各自不同的發展路向走上統一與融和，南北

朝各學派（師說）之間的融會和中（主要是儒、道兩家思想）印文化的融和，以及對印度佛

教各派的互異的經典進行重新組織使之系統化起來（即所謂「判教」）等等都是密切不可分

開的。因此，這一自主性、獨立性（獨創性），即自主獨創宗派的建立，則是與隋唐佛教的

其他特點統一性和系統性也是分不開的。從某種意義上說，隋唐佛學的自主獨立性又是與中

國佛教最基本的特點，即它的圓融性是密切不可分的。正由於它能圓融印度各派的佛學思想，

又能圓融中印兩國不同的文化傳統，所以它才能在中國土地上綜合創新出中國佛教諸宗派（教

派來）。也正由於隋唐佛教諸多宗派的產生，才呈現出佛教界百花齊放、欣欣向榮的局面，

從而使得中國佛學進入了全盛時期，大大地豐富和發展了原有的印度佛學，從而使得世界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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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中心由印度而轉變為當時的中國。中國成為了國際佛教交往的中心，引來了大批的高麗、

日本等國的留學僧人，使得中國佛學傳播到朝鮮和日本以及東南亞等地，中國佛教具有了國

際性。由此可見：隋唐佛教的自主獨創性是最稱重要的。為此，湯用彤先生對隋唐佛教的這

一特點的研究尤為重視，幾乎用了他幾十年的精力，細緻而深刻地研討了這一問題。 

  早在二十年代末和三十年代初，湯先生在隋唐佛教史的講義稿的第四章中即已重點研討

了隋唐時期的諸多宗派，並認為這些宗派「能融會印度之學說，自立門戶，如天台宗、禪宗

蓋可謂為純粹之中國佛教也」，[註 5]並寫出了「綜論各宗」一節的一個提綱，其提綱中說：

「研究教史者，不但須了然於各宗之源流，而尤必詳知各時學說之風格，故綜論為至要。但

茲事體大，無暇陳述、爰述三項，略示學者研究應循之程序：(一)綜論各宗之判教，並推及其

同異；(二)敘述各宗之消長，並其原因；(三)並列各宗事實，作編年總表」。[註 6]雖說湯先生

當時無暇作此綜論，但對於中國佛教之宗派問題的研究，之後幾十年的學術生涯中他從未停

止過。不論在湯先生三十年代末出版的《漢魏兩晉南北朝佛教史》中，還是四十年代在西南

聯大所作的〈隋唐佛學之特點〉講演中，更在他晚年的〈論中國佛教無十宗〉和〈中國佛教

宗派問題補論〉兩篇重要論文中，皆作了一步比一步地更深入的研究。 

  湯先生對於這一問題的研究，重點放在闡說隋唐佛教宗派（教派）的特點，及其與以往

南北朝時期佛教學派（或稱「師說」）的區別上。這是因為如果弄不清楚佛教宗派（教派）

與佛教學派（師說）的根本差別，那麼隋唐佛學的特點也就無從談起。也正由於認識不清兩

者的區別，致使在學術界上產生了不少混亂的思想。如有些學者把南北朝出現的佛教學派（師

說）也看作為與隋唐佛教一樣的宗派（教派），從而提出了中國佛教有「十宗」、「十三宗」

之說法。對此，湯先生用了大量的佛教史料對隋唐佛教宗派之「宗」與南北朝的學派或學說

之「宗」，作了深入細緻的分析比較。湯先生指出，雖說兩者在歷史上都用了一個「宗」字，

但其內涵是不一樣的。「中國佛教史料中，有所謂『十宗』、『十三宗』之說，本出於傳聞，

而非真相。蓋於中國佛教宗派有關，於漢文資料中所稱為『宗』者，有二含義：一指宗旨之

宗，即指學說或學派。如中國僧人對印度的般若佛學之各種不同解釋，遂有所謂『六家七宗』，

此所謂宗者，即家也。如『儒家』、『道家』之『家』。『本無宗』者，即『本無家』；『心

無宗』者，即『心無家』。又如講說各種經論之經師、論師之學說，遂有『成實論宗』之名，

此論宗者，蓋以所崇所尊所主名為『宗』。上此均是學說派別之義也。一指教派，即指有創

始人、有傳授者、有信徒、有教義、有教規之宗教團體，如隋唐時之天台宗、禪宗、三階教

等，此皆宗教之派別，蓋所謂宗者指此」[註 7]。「隋唐以前中國佛教主要表現為學派之分歧，

隋唐以後，各派爭道統之風漸盛，乃有各種教派之競起」[註 8]。由此可見，同以「宗」名，

卻有學說（學派）與宗派（教派）之不同。般若學之「六家七宗」，乃至「成實論宗」、「涅

槃宗」、「毘曇宗」等等即是指般若學說（或學派）、成實論學說、涅槃學說、毘曇學說等

等，它們皆是指學派的不同而已；至於隋唐時期的天台宗、華嚴宗、禪宗等則是教派，是大

不同於以往學派的。隋唐時期之佛教宗派。「它是有創始、有傳授、有信徒、有教義、有教

規的一個宗教集團」[註 9]。這樣的教派具有排他性，「自認為佛教正統」，因此「佛教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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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為教派，其標誌之一，即自以為是傳法之道統」[註 10]，從而產生了各宗派之間不同的判教

體系，皆標榜自己所崇奉的佛教經典是佛教中最高最圓滿的經典。而在南北朝初期，隋唐佛

教宗派的這樣一些特點則是很少見到的。如「在南北朝初期，固然常聞名師講說經論，聽者

成千，而尚未見有師徒成一集團」的情形，[註 11]又如南北朝時的成實論師（亦稱成實論宗）

在「齊梁之世講習《成論》，為佛教最盛行之一風氣，故可謂其為佛教學說之一大流派也。

然其並無一統一之理論，不成系統，即無創始者，亦無發祥地，《四論玄義》所謂『開善門

徒』、『莊嚴寺門徒』，蓋指兩法師之弟子也。據此，僅可稱之為學派，而不可稱為宗派也」

[註 12]。可見南北朝只有佛教學派（學說）之流行，而無教派之產生。宗派（教派）之產生則

是隋唐佛教不同於以往佛教的一大特點。 

  當然，隋唐佛教宗派也是在南北朝佛教學派發展的基礎之上產生的。正如我在拙文〈簡

論佛教的中國化〉中所說：「他們（指南北朝的經師、論師們）都是對佛教某一或某幾種佛

教典籍有相當研究的一批學者。南北朝時期可以說基本上是進一步認識與消化印度各佛教經

典與學說的時期，雖說它對於中國佛學（即佛教中國化）似乎並沒有更多的建樹，但卻是一

個十分重要的時期，它為我國隋唐佛學各宗派建立打下了思想基礎。」[註 13]可以說，沒有南

北朝學派的盛行，也就不可能有綜合印度佛學思想的我國隋唐佛教各宗派的建立。 

  隋唐佛教各宗派建立的過程，也就是統一和融和南北朝時期各佛教學說的過程。這就決

定了隋唐佛教必具有統一性和系統性的特點。所謂統一性，在這裡湯用彤先生專指為南北兩

朝佛教風格的統一和南北兩朝佛教不同發展的路向的統一。湯先生說：「隋唐時期，佛教在

中國能夠在各方面得以統一，扼要說來，佛學本身包含理論和宗教兩方面。理論便是所謂哲

理，用佛學名詞說是智慧。同時佛教本為宗教，有種種儀式信仰的對像，……以及有各種功

夫如坐禪等等。……中國佛教對於這兩方面，南北各有所偏，又本來未見融和，可是到了隋

唐，所有這兩方面的成分俱行統一。」[註 14]接著湯先生具體地分析了南北佛教各有所偏的情

況，指出南方佛教由於受晉代玄學名士的南渡的影響，因此重佛教玄理的研討，而北方佛教

受漢學的影響，趨向質樸，因此重行為的信仰、重修行、坐禪、造像等等。「到了隋唐，政

治由分而合，佛教也是如此」，南北佛教趨於統一，開始倡導修行與理論的並重。如天台宗

講「定慧雙修」、「禪義均宏」。「天台固然如此，華嚴亦可說相同」。「華嚴的『一真法

界』本為其根本理論，可是其『法界觀』，乃為禪法」。「禪宗雖重修行，但也有很精密的

理論。凡此俱表明隋唐佛教已統一了南北」。[註 15]南北佛教的統一，這是就佛教的理論與佛

教修行兩者的結合而言的。至於「佛教在中國能夠在各方面得到統一」而言，當然也應包括

佛教各學派學說之間的統一問題（或稱融和的問題）。如華嚴宗把《華嚴經》與《大乘起信

論》思想融和在一起，建立了一真法界緣起的理論體系。天台宗把《法華經》中的實相說與

龍樹的《中論》等思想融和起來，建立了「三諦圓融」、「一心三觀」等學說。再如，禪宗

把涅槃佛性學說與大乘空宗中觀學說融和在一起，建立了具有自己特色的禪宗學說新體系。

如此等等，皆可看作為隋唐佛教統一性、圓融性的表現。 



《普門學報》第 8 期 / 2002 年 3 月                                                第 5 頁，共 7 頁 

書評 / 論隋唐佛教的特點──讀《湯用彤全集》第二卷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至於湯先生所說的隋唐佛教的系統性，則主要是指各宗派的判教思想而言的。所謂判教

就把佛教各派互異的經典給以系統地組織起來，「各給一個相當的地位」，而把自己宗派所

宗奉的佛教經典當作最高的經典，「各認自己一派為正宗」。[註 16]例如：天台宗就有所謂五

時判教的學說。它把一切佛經都說成是佛在不同時間裡所說的法。所謂五時，即指華嚴時（佛

成道後最先說的是《華嚴經》）、鹿苑時（在鹿野苑說《阿含》諸部）、方等時（說各種大

乘《方等》經）、般若時（說諸部《般若》）、法華、涅槃時（說《法華》、《涅槃》），

從而把自己所宗奉的《法華經》視作為佛教最高的經典。華嚴宗人則有所謂五教判法，把佛

教經典按照級別的高低順序排列為：小乘教、大乘始教、終教、頓教、圓教五教。即把《阿

含》諸部視為小乘教，《般若》類經當作大乘始教等等，最後則把自己所宗奉的《華嚴經》

稱作為最高的圓教。由此可見，判教思想具有強烈的宗派性。此外，在佛教的系統性方面，

還表現在各宗派的所建立的傳法世系上。各宗派都編撰了自己的歷史，推出了自己的宗祖（創

宗人）。「如禪宗尊達摩為祖宗，代代相傳，像《燈錄》裡所記載的」那樣，各派都有自己

的傳人，自己的廟，自己的戒律等等，各認自己一派為佛教的正統。因此，湯先生說：「此

種宗派意識，使唐代佛教系統化，不僅學術上如此，簡直普及到一切方面。」[註 17]確實，唐

代佛教已經成為了系統化了的唐代各宗派的佛教。 

  最後，讓我們再來談一談隋唐佛教的國際性問題。湯用彤先生在〈隋唐佛學之特點〉中

說：「當時中國乃亞洲中心，從國際上看，中國的佛教或比印度尤為重要。當時所謂佛教有

已經中國化的，有仍保持印度原來精神的。但無論如何，主要僧人已經多為中國人。」[註 18]

可見，當時世界佛教的中心已由印度轉移到了中國，中國既保留了原印度的佛教，又有了自

己創新的中國化了的佛教。由此使得「外國人求法，往往來華，不一定去印度」。如「朝鮮、

新羅完全把中國的天台、華嚴、法相、禪宗搬了去。日本所謂的古京六宗，是唐代中國的宗

派。而其最早的兩個名僧，一是傳教法師最澄，一是弘法大師空海，其所傳所弘的都是中國

佛教」。[註 19]當時的朝鮮、日本掀起了一股留學中國學習中國佛學的熱潮，中國成為了世界

求法的中心地。隋唐佛教確實具有了國際性。 

  關於隋唐佛教對朝鮮、日本的影響問題，湯先生在《隋唐佛教史稿》一書中專門闢出了

〈隋唐佛教之傳布〉一章加以了討論。中國佛教之最初傳入朝鮮，可追溯到朝鮮的三國時代

（新羅、高麗、百濟）。當是中國正處在佛教開始昌盛的東晉南北朝時期。至於隋唐佛教宗

派傳入朝鮮，湯先生對此作了具體的考察後提出，天台宗最早是由慧思弟子高麗僧元光，在

華「證法華三昧，後歸國行化。而高麗釋波若，亦曾入天台山受智者教」。法相宗是有「玄

奘弟子新羅人有圓測、元曉（曾想來華，至半途而返－作者注），又有順憬，亦深服玄奘之

學。圓測為法相一大家，然未返國。順憬善因明，……並歸國弘教。其後新羅有太賢者，著

述甚多，頗重圓測之學」[註 20]。華嚴宗可以唐初來華的義湘為代表，他求教於終南山的華嚴

宗大師智儼。此外，有慈藏大師，「貞觀十二年與門人僧實等受敕入唐，謁至五台至終南，

十七年攜藏經一部還國」。又「有勝銓，受學賢首」[註 21]等等。禪宗則有新羅無相禪師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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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詵及其弟子處寂，詵為五祖弘忍的弟子。至晚唐五代時來學者更多。如有神行、道儀、慧

昭、無染、圓鑒、審希、利嚴、麗嚴等等，其數甚多難以一一介紹。 

  至於中國佛教在國外影響最稱重要者，當推日本。日本佛教最早是由百濟傳入，然對日

本佛教影響最大的則是我國的隋唐佛教。湯用彤先生說：「自隋至唐末，日本努力輸入華化，

敕遣入華使共十六次，隨使求學巡禮之僧人極多，而私人之往來尤夥。舉凡廟宇之建築，僧

伽之組織，均取法唐人。」[註 22]至於「奈良朝（七一○－七九四）有所謂古京六宗，全自中

華傳入。(一)三論宗為高麗僧觀勒及慧灌（吉藏弟子）所唱。(二)成實宗係附於三論宗。(三)
為法相宗。而(四)俱舍宗附之。在齊明天皇時（六五五至六六二），日本僧人道昭入唐，受學

於玄奘。並傳禪教，歸國行化。其後智通、智達二僧，西航從玄奘，窺基學。後又有智風、

智鸞、智雄等，奉敕入唐傳法相宗智周之學。而沙門玄昉在唐十八年，亦學於智周。唐玄宗

愛其才學，賜紫袈裟。齎藏經歸國，大弘法相之學。(五)為華嚴宗。日本僧人審詳為華嚴法藏

弟子，歸國宣傳。而唐僧道叡齎《華嚴》至日，授之良辯，此宗大行。(六)為律宗。天平五年

（開元二十一年，七三三），日僧榮叡、普照二人隨入唐使達揚州，其地有鑒真者，本南山

宗人，而兼習相部、東塔二家，日僧力請其東渡，隨行者有僧人十四，尼三人，並俗人共二

十四人。在日講《四分律》並疏，又講《玄義》、《文句》、《止觀》（天台三大部）等。

日人號之為東征和尚。即日本佛教藝術，亦為之一新云」。[註 23]時至平安朝，「入唐求法之

風極盛。歸國攜去經典極多，為一特色」。其時有所謂入唐求法的八大家，即最澄、空海、

常曉、圓行、圓仁、慧遠、圓珍、宗叡八人，從我國攜去經典共約一八八五餘部之多。其中

最有影響者當為最澄與空海二僧。最澄於唐德宗貞元二十年，西元八○四年入唐，「先在天

台從道邃（天台第十祖）傳教，後在越州就龍興寺順曉學密教。明年齎經論歸，……提倡天

台圓頓之旨。著述甚多，……法門極盛。號曰傳教大師」。「平安朝與最澄大師並稱者，則

有僧人空海，……與最澄同來我國。空海在長安青龍寺遇慧果阿闍黎，授以金剛界。胎藏界

兩部大法，……留二年，於唐元和初年歸國，大弘密教。……世人稱空海曰弘法大師。自弘

法與傳教二大師各傳真言、天台二宗，一新日本佛教之局面」[註 24]。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國隋唐佛教對日本佛教的巨大影響，隋唐佛教的諸

宗派在中、日兩國僧人的相互友好的交往中，傳入了日本並在日本國得到了進一步的弘揚。

這充分地說明了我國的隋唐佛教具有了國際性。隋唐佛教已成為當時世界佛教的中心。  

  

【註釋】 

[註 1] 《湯用彤全集‧緒言》第二卷第五－六頁。 

[註 2] 同 [註 1] ，第一三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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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 同 [註 1] ，第三二五頁。 

[註 4] 同 [註 1] ，第三二八－三二九頁。 

[註 5] 同 [註 1] ，第六頁。 

[註 6] 同 [註 1] ，第二○九頁[註 1] 引。 

[註 7] 同 [註 1] ，第二○九頁。 

[註 8] 同 [註 7] 。 

[註 9] 同 [註 1] ，第三七二頁。 

[註 10] 同 [註 1] ，第二二三頁。 

[註 11] 同 [註 1] ，第三七三頁。 

[註 12] 同 [註 1] ，第二一九頁。 

[註 13] 《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第三六七－三六八頁。 

[註 14] 同 [註 1] ，第三二五－三二六頁。 

[註 15] 同 [註 1] ，第三二七頁。 

[註 16] 同 [註 1] ，第三三○頁。 

[註 17] 同 [註 16] 。 

[註 18] 同 [註 1] ，第三二八頁。 

[註 19] 同 [註 18] 。 

[註 20] 同 [註 1] ，第二三八頁。 

[註 21] 同 [註 20] 。 

[註 22] 同 [註 1] ，第二三九頁。 

[註 23] 同 [註 1] ，第二四○頁。 

[註 24] 同 [註 1] ，第二四一頁。 


